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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







「各位老少鄉親，我們是烏龍寨的好漢，今天到這兒是為了尋仇。我們只同黑牡丹一個人有怨，不想蹚渾水的請讓開！」



黃花鎮雖然地處沙漠深處，但因為擁有一眼井，所以成了溝通東西的交通要道。



在這個三不管的地方，江湖人尋仇、械鬥是家常便飯。



這些人講究冤有頭，債有主，只要你不跟著瞎摻合，就不會有危險。



鎮裡的百姓已經不止一次遇上這樣的場面，所以並不害怕，不會關門貓在家裡，照常各自做著自己的營生，有的還爬到附近的房頂上看熱鬧。



來的人可是不少，足有四、五十個，看來，黃大頭的烏龍寨是傾巢出動了。



能讓這麼大一個山寨全夥下山尋仇，那黑牡丹自然不是等閒之輩。



黑牡丹是個女獨行俠，名聲在這一帶叫得甚響，很少有人知道她的來歷，只是聽人說起她的武功高強，有以一當十的本領。



她在這附近劫富濟貧，有時候也幹些黑吃黑的買賣，與那些佔山為王的發生衝突也在所難免。



這烏龍寨就是仇家之一，聽說烏龍寨的老二方喜子看上了黃羊鎮張大戶的女兒，要強搶了去作壓寨夫人，正巧被黑牡丹碰上。



黑牡丹出面架樑子，同方喜子動起手來，一劍把方喜子劈了，因此同烏龍寨成了冤家。



少有人見過黑牡丹的模樣，因為她動手的時候，總是以黑巾蒙面，所以聽到說黑牡丹在鎮子裏，大家都很好奇，膽子大的便跟在那一大群烏龍鎮好漢的後面往鎮子中間走，想看看這黑牡丹到底是何許人也。



人群蜂擁來到鎮中心的空場子上，那裏把口兒有一家仙客緣酒樓，此時正有幾個綠林打扮的人在酒樓門口站著，他們都已經被人砍傷，有的捂著胳膊，有的捂著臉，血還在從手指縫裏往外冒著，見救兵到了，急忙過來搭話。



「人呢？」黃大頭是個四十來歲的漢子，中等身材，十分粗壯，一臉絡腮的鬍子，兩道大掃帚眉，看上去十足威嚴。



「在樓上。」受傷的漢子們說。



「不會跳窗戶跑了吧？」



「老娘沒那麼下作。」



二樓的窗戶口露出一張面孔。



這是黃花鎮的人第一次看到黑牡丹的真面目，原來是一個二十四、五歲的女子，長圓臉兒，大大的眼睛，彎彎的眉毛，高高的鼻梁，紅紅的嘴唇，生得十分標致。



「聽人說，黑牡丹是個有擔當的女中豪傑，如今一看，果然名不虛傳。」



「承蒙誇獎，黃當家的有什麼話就說吧。」



「好說，咱們江湖中人，一向是恩怨分明。妳殺了我的二當家，今天我舉寨而來，就是要替我的兄弟報仇，將妳剖腹剜心，祭奠我兄弟的亡靈。」



「可知你的二當家都幹了些什麼？」



「知道。不過，我們二當家的有什麼不是，也應當由我們按山規處置，輪不到妳這個外人打橫砲，妳殺了我們的人，我們就不能放過妳。」



「好，既然是你尋仇，就請你劃下道兒來，你是打算一對一單挑，還是打算群毆？」



「咱們是山寨裏的大王，從來也不敢自承俠客。今天是替兄弟報仇，只求結果，不擇手段。妳若是怕了，便脫光了衣服跪在兄弟的靈前，當著眾兄弟的面給我那死去的二弟磕上一百個響頭，我們之間的過節就算一筆勾銷，本寨決不再找妳的麻煩。」



這黃大頭的話，表面上看給了黑牡丹一個避免以一敵眾的機會，其實是逼著她翻臉，試想，以黑牡丹的聲名，怎能當著幾十個男人的面脫了衣服磕頭？



黑牡丹的臉上騰起一股怒意：「黃大頭，你真不要臉。不敢單挑就直說，老娘不怕你倚多為勝！」



「既如此，那我們就上來啦。」



「且慢，樓上地方小，別把人家傢伙打壞了。你們且後退，讓老娘下樓。」



「好！請！」



眾好漢向後一退，讓出三、丈方圓一塊地方，只見那黑牡丹喊一聲：「老娘來了。」便像燕子般從窗中一躍而出，頭朝下堪堪觸地，在空中翻了一個跟頭，把身子正過來，輕輕的站在地上，臉來變色，氣不長出。



「好功夫！」



黃大頭不由贊了一聲，心中暗自慶幸，就憑人家露的這一手輕功，如果單打獨鬥，自己九成九不是人家的對手。



那黑牡丹站在街心裏，左手拿著一爭帶鞘的寶劍，她一身黑色的短打扮，中等身材，肥瘦適中，腰間紮著黑色的綢帶，勒緊那一掐細腰，越發顯出腿胯部的優美曲線。



「黃大頭，老娘來此，你們哪位先來？」



黃大頭把手中單刀一擺：「弟兄們，人家是女俠，功夫在這兒擺著呢，還等什麼，並肩子上啊！」說著，挺刀當先向黑牡丹衝過去。



這群土匪雖然功夫不及黑牡丹多多，但都是亡命之徒，見大當家一上，便不顧死活地衝上去圍攻。



黑牡丹面無懼色，叫一聲「來得好！」將寶劍出了鞘，左手一格黃大頭的刀，右手一翻腕，寶劍便切在一個大漢的手腕上。



那大漢的手立刻被削落在地，「啊呀」一聲喊，抽身便退。



黑牡丹一劍得手，柳腰一擺，身子一晃躲開黃大頭的第二刀，寶劍向他面門一晃，黃大頭一閃身，黑牡丹的劍鞘卻敲在另一個大漢的腦袋上，立刻便把那大漢的顱骨戳了一個大洞，腦漿子合著血一起噴出來，眼見是不活了。



「好哇！黑牡丹，老子同妳不共戴天！」看見自己兄弟送了命，黃大頭氣得火冒三丈，發了瘋一樣沒頭沒腦向黑牡丹剁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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血對於土匪來說，就像是一支催化劑，不是令他們膽戰心驚，而是使他們發了狂，更是凶悍地撲了過來。這樣一來，黑牡丹頓感壓力驟增。



因為這些土匪只能殺人，根本不去防備她的進功，她雖然每一招都有能力叫一個土匪著傷，但只要對方不死，就還會反擊，而且其他人又會趁機攻進來。所以，她現在沒有退路，必須首先保證自己的安全，然後再行進攻，而且每出一劍，就必須一劍制敵。這樣一來，她的武功便大打折扣，雖然仍佔著上風，卻進入了漫長的僵持狀態。



黃花鎮的人還是第一次見到這樣的惡鬥，雙方都是狠招，每一刀都可能會有人血濺當場。



只聽圈子裏「當啷當啷」的刀劍之聲，還有人發力時的呼喝和垂死的慘叫，不時有一個大漢嚎叫著倒下去，後面的又衝上去頂替他們的位置。



殺呀！殺呀！殺呀！



從早晨一直打到太陽高掛在頭頂，黃大頭的土匪開始心驚肉跳了，只聽一陣嗆啷啷的刀劍響過後，他們一齊跳出了圈子，愣愣地站在當地。



黑牡丹站在圈子的中間，她的身上滿是血跡，高聳的胸脯快速地起伏著，在她的周圍橫七豎八躺了幾十個死人。



「妳好狠！」黃大頭看著自己身邊只剩下了七、八個人，從牙縫裏擠出一句話來，那是一種技不如人的無奈嘆息。



「你可以再去招兵買馬，等人湊齊了再來報復。」黑牡丹嘲弄地說。



「不，我們不會放過妳的，今天，我們兄弟的命就賣在妳手上了。」



「何必呢？」



黑牡丹感到自己的手腳有些發軟，這麼多的人，就是綑好了讓你砍也會累得抬不起手來，有誰拚了一上午命還能一如往常？



但真正讓她心中發冷的，是對方這種幾近瘋狂的思維方式。看來，今天要想脫身，就只有把他們都殺了，那可都是活生生的性命啊！



黑牡丹舉起了劍：「來吧！我買了！」



「黃大哥，我們也來插一腿！」喊聲中，從另外兩個方向上幾乎同時跑來了兩群人。



「秋當家的，何當家的，你們怎麼來了？」黃大頭扭頭一看，東邊來的一群人中，打頭兒的是一個三十歲上下的瘦頭漢子，西邊領頭的是一個比自己小不了多少的短壯漢子。



他認得，東邊這一路是鹿角寨的秋玉龍，西邊這一路是黃崖寨的何鐵良。



「我們都與這黑牡丹有過節，可惜沒有人見過她的真面目，所以一直找不到她，今天聽手下的弟兄們說，黃大哥在這裏發現了黑牡丹，所以特地來湊個份子，怎麼樣？吃虧了？」



「這不是都看見了嗎？」黃大頭的語氣中帶著一種英雄沒路的悲涼。



「既然如此，我們也不用講究什麼江湖規矩了，大家並肩子上，定要叫這小娘兒們血濺當場！」



「怕你們沒這本事！」黑牡丹要說不怕那是假的，上午的拚殺已經讓她元氣大傷了，如何還經得起這只生力軍的衝擊。她決定要突圍了。但對方新來的幾十人已經圍得水洩不通，就算是要逃，也得靠自己殺出一條血路。她把寶劍立在眼前，劍刃已經像鋸齒一樣。



「劍啊！今天就靠你了。」話音未落，她已經挺劍向新來的秋玉龍攻了過去。



秋玉龍橫刀一接，她又抽劍攻向黃大頭。



黑牡丹一發動，所有的土匪都被帶動了，一齊圍了上去。



「弟兄們，圍住她，別叫她跑了！」秋玉龍看出了黑牡丹的企圖，急忙提醒手下人注意。



黑牡丹的壓力已經不只是疲勞，新來的匪眾加起來也就只有三十幾個，與黃大頭帶來的那五十個人相比，秋玉龍和何鐵良兩個當家的卻是要高明得多，只這三個人加起來，就超過了黑牡丹的實力。



不過一開始，因為小嘍囉們跟著瞎摻合，礙手礙腳，反而不如黑牡丹一個人那樣沒有顧忌，所以打了有半個時辰，又被她放翻了十幾個。



後來，秋玉龍看出苗頭不對，便招呼道：「小的們，你們都退後，在外邊圍著，讓我們三個同她鬥。」



這一回，黑牡丹真的感到了絕望，她知道，自己已經完全沒有能力取勝了。



又勉強支持了三十幾個回合，黑牡丹的速度已經明顯慢了下來，累得眼前開始冒金花，腿也發僵，再也跳不起來了。她知道，自己已是強弩之末，死亡就在眼前了，於是，她決定與敵人同歸於盡。



這三個人當中，以何鐵良的功夫最好，黑牡丹決定同他以命換命。看著他的刀向自己頭頂劈來，她不躲不閃，一頭鑽進他的圈子裏，挺劍當胸直剌。



何鐵良三人因為已經必勝，所以打鬥的時候就不像一開始那麼亡命，見對方不顧性命攻來，一時之間，手足失措，反而把劈出去的刀收回來，想將劍封出去，結果卻是慢了一拍，眼睜睜看著那口卷了刃的寶劍刺入了自己的心窩。



「噢！」何鐵良吃驚地看著插在心口的劍，扔了刀，用雙手抓住，像是想把它拔出來，然後他仰面倒了下去。



這一下，在場的人都有些傻，黃大頭和秋玉龍作夢也想不到在這種時候，武功最好的何鐵良會喪命，所以都停住了手，傻了一樣看著他倒在地上死去。



黑牡丹一劍得手，想要拔出自己的劍，可惜已經累得有些虛脫，身子晃了晃，沒有拔動。



這時黃大頭和秋玉龍突然明白過來，幾乎同時撲了上去，一下子把黑牡丹的身子緊緊抱住了。



黑牡丹的武功也許比他們加在一起都強，但畢竟是女人，力氣卻比他們任何一個都弱。



她拚命扭動著身子，想把他們甩脫沒有成功，而周圍的小嘍囉們卻蜂擁而上，把亂踢亂蹬的她綑了起來。



黑牡丹終於被擒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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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綑綁起來的黑牡丹冷笑著，從鼻子裏哼了幾聲，表示自己的不屑。



「他娘的！」



黃大頭和秋玉龍在打鬥當中都帶了傷，一邊讓身邊的小匪給包紮傷處，一邊看著被幾個小嘍囉攙著的黑牡丹：「妳再強啊！再橫啊！」



黃大頭飛起一腳，踹在黑牡丹的肚子上，把她蹬倒了，一下子坐在地上。



「你這算什麼本事？」黑牡丹疼得一咧嘴，旋即又笑了。



「娘的，老子沒什麼本事，老子現在就是把妳捉了，老子要把妳開膛挖心！」



「來呀！老娘喊一聲不算英雄！」



「英雄？等會兒叫妳哭爹喊娘！把她給老子綑到柱子上去！待會兒再收拾她。」



黃大頭包紮好了傷處，然後清點手下的傷亡，這可真叫他寒心，自己手下帶來的五十多人只剩了五個，秋玉龍手下也只剩下八個，何鐵良更慘，手下死剩了七個不說，自己的命也搭進去了。



「你們怎麼辦？」黃大頭問那些何鐵良的手下。



「我們願意投奔黃大當家的。」那幾個人趕緊說道。



「好，從現在起，你們就是我的弟兄了，咱們今天要先給死去的弟兄們報仇！」



「對，不能輕饒了這個小娘兒們！」



「當家的，您說怎麼收拾她？」



「開天窗，挖地道，死一個弟兄就割她一刀，再把她的心肝五臟挖出來祭奠死去的弟兄！」



「好，現在就動手吧！」



「等等，先給弟兄們收拾收拾，給以前死在這娘兒們手裏的弟兄們立上牌位。」



這邊小嘍囉們張羅著把死人的屍首都一個個理順了，地上鋪上席，並著肩躺了兩大排，又找木板給過去被黑牡丹殺死的土匪們寫了版位放在地上。



黑牡丹看著他們折騰，臉上浮現出嘲弄的笑意。



黃大頭和秋玉龍兩個指揮著嘍囉們忙活完了，然後就在大街上跪了一片，給死者施禮。



「死去的兄弟們，我們已經把仇人抓住了，現在就在你們的靈前把她殺了給你們報仇，你們泉下有知，可以閉眼了。」說著，一群土匪還真就嗚嗚地哭出了眼淚。



等三個頭嗑完了，黃大頭站起來：「哪位兄弟願意主刀？」



「我，我。」眾嘍囉們紛紛自告奮勇。



「黃大哥，咱們跟這小娘們兒的仇兒也不是一星半點兒的，我看，也別誰動手誰不動手了，咱們連前帶後，一共死了七八十號子人，眼時下咱們活著的也不過二十來個。不如這樣，咱們每人割他三刀，開天窗和挖地道的事兒咱們哥兒倆動手，怎麼樣？」



「好！就依兄弟。」



黃大頭從靴筒子裏抽出一把攮子，慢慢走到黑牡丹面前。



黑牡丹被反綁在酒樓門前的廊住上，直挺挺地站著，胸脯子挺得高高的，眼睛斜視著他。



「臭娘兒們，聽清楚自己怎麼死了嗎？」



「要殺開刀，吃肉生火，老娘不在乎！」



「好樣兒的，佩服，不知道等一會挨刀的時候妳是不是還這麼充英雄！」



「來呀！」



此時大勢已定，原來站在遠處看熱鬧的居民們慢慢聚攏過來，擠成一團，看著他們怎麼樣在黑牡丹身上報仇。



黃大頭找了一根短繩子，把黑牡丹的長髮綑在柱子上，使她的頭也支住了活動能力。



她略低下眼睛看著黃大頭，目光中依然是那種激人發火的嘲弄。



黃大頭把刀子橫咬在嘴裏，先扯了她的束腰綢帶，然後雙手抓住那女人的身襟，一把那斜襟綢衫的前臉兒整個撕了下來，露出裏面紅紅的肚兜兒。



他把剩下的衣服順著她的胳膊向下一擼，露出雪白的肩膀，再把還掛在身上的破碎衣片住她的背後一掖，把黑牡丹的兩肋也暴露出來。



黃大頭一把扯下了黑牡丹的紅兜兜兒，露出了兩顆半球形的奶子，那上面的奶頭很紅，尖尖的，微朝上翹著。



「噢！」在場的人大都不由自主的聲出一聲驚呼。黑牡丹顯然明白那裏面的含意，白淨的臉脹得通紅。



（四） 


（四）







黃大頭用刀割斷了黑牡丹的褲帶，蹲下去把她的褲子拉到她的腳腕上。



看到那女人扁平的小腹子一露出的那一撮黑毛，大家又是一片驚呼聲。



黑牡丹知道挖地道的意思是什麼，這是土匪們對付仇人經常用的刑罰，那是必需要脫了褲子的，所以並不奇怪，也沒有掙扎，因為她知道，自己落在對方手裏，這一切都是不可避免的。



但她畢竟曾經是一個十分體面的黃花姑娘，露出女人最神秘的部位，到底還是十分羞恥。



黑牡丹的兩條大腿很結實，也很圓潤，雪白的身子在那黑毛的襯托下越發顯得性感，讓男人們不克自持。



秋玉龍年紀比黃大頭輕些，江湖閱歷也少，早被那年輕女人赤裸的身體弄得神魂顛倒：「黃大哥，這麼漂亮的小娘兒們，就這麼殺了實在可惜，不如咱們大夥兒行把她幹了出出火兒再殺。」



「對呀，對呀，大當家，幹了她！」土匪們興奮地喊叫起來。



看著黃大頭猶猶豫豫地把手伸向自己的襠下，黑牡丹臉脹得通紅，氣急敗壞地喊：「肏你娘的黃大頭！你敢！你糟塌了我，還想不想在江湖上混了？」



「幹了她！快呀！」土匪們極不甘心地看著黃大頭。



黃大頭的手已經伸進了黑牡丹的兩腿中間，黑牡丹頭用力頂著柱子，眼睛裏噙著一汪淚水，不住地罵著。



但黃大頭終於只是用手摳弄了一番，等到黑牡丹的眼淚終於在極度的緊張中流出來，便把手抽了回來：「妳不是說喊一聲不是英雄嗎？怎麼又喊起來了？」



他把這當成是藉口，用以掩飾自己終於沒有敢強姦她的事。



因為他非常清楚，江湖中人對於強姦深惡痛絕。黑牡丹不是人盡可夫的淫婦，同她有仇可以盡情地用想得出來的酷刑折磨她，但只要一強姦，那便犯了眾怒，所有的江湖人都可以以此為藉口來進攻自己的山寨。



這附近烏龍寨並不是最大的，比自己強許多倍的奶子山無時無刻不在尋找機會吞並自己，這可是絕好的藉口。所以，他終於還是放過了她，儘管他比任何人都更想親自插進她的美妙洞穴中試試。



「黃大哥，你怎麼了？」秋玉龍十分不解。



「兄弟，咱們開山立寨，殺人放火任咱們作為，但決不能壞了道上的規矩，否則你我誰都提當不起。再說，咱們都是江湖好漢，不是那採花淫賊，殺人不過頭點地，叫她多受些苦也就是了，卻不可過於糟塌她。」



秋玉龍雖然心中不甘，卻也明白黃大頭說的是實話，便不再說什麼，不過心裏卻暗自合計著，輪到自己動手的時候，怎麼著也得摸一摸她的下處。



「各位弟兄，本寨主都先動手了。咱們只撿著她那肉厚的地方下手，卻不要讓她早死了。」



「是嘍。」土匪們興奮地地喊叫著。



黃大頭轉到側面，伸手捏了捏黑牡丹那又白嫩又光滑的屁股，然後用刀從她屁股同大腿的肉褶裏向上深深捅了一刀，血呼地一下從匕首的血槽裏流了出來。



黑牡丹渾身一哆嗦，臉上的肌肉抽動起來，卻沒有哼出來。



「好樣兒的！」黃大頭不得不佩服眼前這個幾乎比自己小了一半的年輕姑娘。他把刀拔出來，又在緊挨著的地方捅了第二刀和第三刀。



黃大頭把身子閃開，讓秋玉龍過來。



秋玉龍果然沒有放過這個好機會，雖然同樣是把刀紮在女人的屁股蛋子上，卻是先把手從她的襠裏掏進去，把她向上提起，然後才下刀，趁機把她的那裏掏了一把。黑牡丹雖然感到極其羞恥，卻沒有再說什麼，她不想激怒他們，那樣也許會弄巧成拙。



土匪們開始一個個走過來，在黑牡丹的身上下刀。



他們在她的肩膀上、屁股上，大腿上一刀一刀地捅著，黑牡丹咬著牙，渾身的肌肉都在抽搐著，卻始終一聲不吭，令每一個土匪都不由不贊一聲好。



二十幾個土匪一一在女人的身上下過刀後，她的身上已經滿是鮮血了，他們的心裏都不約而同想著給她保留下一個完整的屁股，他們想讓她死後的屍體暴露在眾人面前示眾，所以盡量不去破壞她那性感部位的完整性，就算是用刀紮屁股，也都是在臀股溝處下手。



等六十幾刀一過，年輕女俠的臀股溝已經被刀完全割斷了，兩塊屁股同大腿完全分離開，刀口翻翻著，十分怕人。



秋玉龍走了過來，黑牡丹知道，他要給自己「開天窗」和「挖地道」了。



秋玉龍首先要做的，便是切割黑牡丹的乳房。



他左手從下向上托起女俠的一隻乳房，然後用匕首齊著下面的乳根割下第一刀，這一刀把姑娘的一隻乳房的基部割開了三分之二，又從刀口伸進去，左右一劃拉，一隻乳房便只剩下上半截兒還連在身上，接著又割了另一隻乳房，只見鮮血順著肚子流下來，兩隻乳房在胸前耷拉著，著實可憐。



開窗挖洞之前，還要做的一件事，便是把姑娘的四肢卸下來。



其實剛才亂刀捅過之後，黑牡丹的胳膊和腿上的肉已經基本同軀幹部分分開了，就只剩骨頭和一點點兒筋還連著，這個時候就算把她解下來，她也無法反抗了。不過綑在柱子上還是更方便些。



秋玉龍先去把她的腳從柱子上解開，然後把纏在腳腕上的褲子褪下去，又脫了她的鞋襪。



此時秋玉龍才發現，黑牡丹的一雙腳其實是十分性感的，如果不脫褲子，光是看見這雙彎彎的玉弓就足可以讓男人失控了。



秋玉龍抓著一隻膝彎把黑牡丹的一條腿提起來，已經被捅斷了筋的玉腿軟軟地任他所為。



他用刀從那被幾乎徹底捅斷的臀股溝伸進去，橫著割了一整圈，露出慘白慘白的大腿骨。



他用刀貼著骨頭向上找，一邊捅一邊擰，不一會兒就把一條白生生的女人腿給卸了下來。



趁著後面的動刀的時候，幾個已經捅過黑牡丹的土匪們跑到附近的肉鋪裏，扔下一疊大洋，然後把洗剝牛羊的木架子，連同上面的鐵鉤子一同搬了出來。



肉鋪的主人也不敢說什麼，好歹人家還給了錢呢。



木架子就放在大街正中間，秋玉龍把那卸下的整條人腿交給身邊的一個土匪，那漢子抱著便跑到木架跟前。



先是想用那鐵鉤子鉤住那隻玉足掛在架子上，後面看見那腳實在美妙，不忍破壞，便找了繩子拴住那細細的腳踝掛上去。



轉眼之間，黑牡丹已經被卸掉了四肢，只剩下軀幹和腦袋了。



此時的她眼睛已經開始有些迷離，但還是硬挺著不肯睡去。



「黃大哥，挖哪條道？」



土匪們把「地道」又分成「水道」和「土道」，不用解釋也知道都是指哪些地方。



黑牡丹也努力睜大了眼睛望著黃大頭，希望他們只挖她的土道。



「兩條道都挖。」



土匪們沒有能夠強姦黑牡丹，只能在這個時候找些便宜，所以亂烘烘地嚷嚷著。



黃大頭沒有說話，只是點點頭，表示同意大家的意見。



黑牡丹的眼睛裏閃過一絲失望，但沒有作出任何表示，她非常清楚，一個女人落在仇家手裏，想要讓最具女性特色的部位逃脫懲罰簡直就是做夢！



（五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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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牡丹現在就只靠拴在柱子上的長髮支撐著軀幹的重量，其實她現在已經不知道什麼叫疼了。



小嘍囉們把她從柱子上解下來，仰面放在酒樓門前的石階上，讓她的頭懸在石階外，這樣，她那已經沒有力氣的腦袋就只能軟軟地仰垂著，原本來就長長的脖子顯得更長了。



土匪們紛紛跑到她的骨盆那一邊，看著秋玉龍如何「挖地道」。



被擒以來，黑牡丹的陰部這還是第一次毫無遮掩地暴露出來。



齊根切斷了大腿，沒有什麼可以擋住她的私處，所有的秘密都公開了。



只見一叢黑毛從陰阜部延伸下來，隨著兩片厚厚的肉褶分作兩股，然後迅速變稀消失，只剩下那夾得緊緊的陰唇蜜桃一樣長在腿襠裏，肉縫在後面匯合，越過很短的會陰部，便是那一朵淺棕色的菊花門。



黑牡丹知道他們要挖她的陰部，但現在她已經連喊的力量也沒有了。



秋玉龍蹲在她的身邊，左手捏住女人的一片大陰唇，使她那深紅色的小陰唇和嫩嫩的陰道口兒隱約露出來，把匕首望黑牡丹大腿根部那柔軟的褶皺中一攘，向後一切，一邊切一邊拉動著刀子，一直切過肛門，然後再繞過另一側。



不多時，黑牡丹的外生殖器連同肛門一起被整個兒剜了出來，向外一拖，只見一坨又濕又軟的腸子隨即被帶了出來。



秋玉龍將那女人的東西拿在手裏，用雙手掰開陰唇，很仔細地檢視著那深深的洞穴，一片半月形的肉膜攔在洞口，原來她還真是個黃花大閨女呢。



挖完了「地道」，開始給女人「開天窗」。



「開天窗」本來是切開腦袋挖活人腦子的意思，這次也被秋玉龍給改了。



他把刀從女人的頸窩處捅進去，順著鎖骨向兩邊切開，沒有了肌肉的牽引，黑牡丹的脖子立刻向後折了下去，頸根部位露出了一個半尺來長的菱形窟窿，氣管和食道都清晰可辨。



秋玉龍把那兩條管道一齊切斷，其中一條立刻開始發出呼嚕呼嚕的排氣聲。



一個小嘍囉從下面扯著黑牡丹的生殖器一拖，硬把上面連著的消化道連同食道一起扯了出去，拖了一丈多長在地上。



他把那管道在地上拉著，來到木架跟前，把女人的陰戶鉤在一支鐵鉤上，把腸子斂一斂也鉤在另一支鐵鉤上。



現在的黑牡丹已經是奄奄一息，除了眼睛和嘴巴還在動彈外，再也看不出生命的跡象。



秋玉龍知道，就算是這樣，她也堅持不了多久了。於是，他把手從她頸根的窟窿伸進去，掏出了一顆還在艱難跳動著的人心。



黑牡丹的軀幹被用鐵鉤鉤著頸部的窟窿掛在架子上。她的頸椎已經被秋玉龍用手折斷了，美麗的頭軟軟地耷拉在背後。



土匪們打了井水把黑牡丹身上的血沖洗乾淨，將那木架移到一大堆死屍跟前當作祭品，然後又都跪下大放悲聲。



土匪們把同夥的屍體綑在馬背上，臨走時放出話來：「鎮上的鄉親們聽著，這女人的屍首就擺在這裏示眾，哪個敢給她收屍，便是同我們烏龍寨和鹿角寨過不去。」



隊伍才走出不遠，一個五十多歲的漢子攔住了去路。



「幹什麼？」黃大頭警惕地勒住馬頭。



「我是這鎮上的保長。眾位當家的，你們同黑牡丹有什麼過節同我無關，可要讓她就這麼擺在這兒，鎮上的人還怎麼作買賣？再說，如果官府知道了，我們沒有報案，那是要連坐的。」



「噢，這倒也是。這樣吧，你們就可以去報官。如果是官家來人收屍，便與你們大家無關，如果是你們自己收屍，那可別怪我們。走！」



土匪們打馬呼嘯而去，揚起一片黃土。



保長騎馬跑了三天才走出沙漠去縣上報官，縣太爺才懶得管江湖人尋仇的閒事，迅速辦了個「江湖仇殺」結案，然後讓師爺擬了個揖拿烏龍寨響馬的告示交保長帶回去貼上，就算完事。



這些土匪哪一個腦袋上沒頂過通捐令，所謂「虱子多了不咬，債多了不愁」，所以這告示也只不過是一紙空文，沒有人會把它當成一回事。



不過縣上並沒有派人來收屍，鎮上的人也不敢動，結果黑牡丹的屍首就一直在那裏掛著。



開始的幾天，鎮上的人們還紛紛圍上來看一看那個誘人的女裸體，隨後，他們便沒了興趣，照樣從她身邊走過去趕集作買賣，彷彿那架子上掛的只是幾塊破布一般。



在沙灘乾熱的氣候條件下，沒幾天的功夫，本來水靈靈的黑牡丹就變成了乾屍。



狂風帶著黃沙襲來，家家關門閉戶，只有黑牡丹乾透的豔屍依然赤條條地掛在大街的中央，她那已經上下通了氣的軀幹掛在正中間，兩側分別掛著長長的秀腿和玉臂，還有那從她身上割下來的生殖器。



本來烏黑的長髮和陰毛上落滿了一層黃土，完全變成了黃色。



在昏黃的風沙中，她像鐘擺一樣慢慢地搖著，搖著，乾燥的屍塊相互碰撞，發出木頭一樣的聲響。



「卡，卡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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